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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自順治入關以來，到光緒三十一年正式廢除淩遲為止，二百六十年中，活剮的女犯何止千百個。其中最有名的卻只有兩次，即嘉慶年間在京城活剮作亂苗女王囊仙，這位絕色美女，天下第一女勇士，竟被剮了三千六百五十刀才斷氣，且至死不哼一聲，號稱天下第一剮；此後在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女將周秀英，被擒後在上海淩遲，竟被活剮了兩天，最後且開膛破肚，掏出心肝活祭，死得極慘，號稱江南第一剮。



一個七十多歲老人，目睹過這兩次淩遲大刑的人，用了兩個字概括了這兩次剮刑；



王囊仙是 「絕」，即無論是劊子手的刀法，還是王囊仙被剮時的英勇無畏，都己登峰造極，堪稱一絕。



周秀英之剮是「慘」，即活剮她時用盡了一切殘酷狠毒，淫穢下流的手法，折磨得她慘不堪言。因此以欣賞正宗刀法而言，淩遲王囊仙為天下第一剮；以觀賞女犯受刑時的慘烈情景而言，則淩遲周秀英可稱天下第一。因此活剮周秀英，既有人稱為江南第一剮，也有人稱之為天下第一慘剮。



兩個女英雄都是朝廷欽犯，為何受刑時有如此不同的遭遇？



只因為王囊仙是在苗疆作亂，京中沒有仇人，且受刑處是在天子腳下，一切循正途進行，不敢造次。而周秀英在上海之戰中，手斬了無數清兵清將，有許多死仇，這些人都對她恨之入骨，發誓要將她生擒活捉，用最殘酷的極刑將她處死，這就使她吃了大虧。



周秀英是上海小刀會首領周立春之女，從小練武，有一身硬功，雙臂有數百斤氣力，使一柄百十來斤大刀，精通「開四門」刀法。這等武藝不僅在女將中是絕無僅有，就連鬚眉男子，也多不及她。



在青浦起事時，周秀英一個人，一柄刀，在塘橋力劈三名清將，四十多名清兵，一戰成名。



青浦嘉定兵敗後，她突圍到上海城，成為小刀會總首領劉麗川手下最出色的女將。清兵清將死在她刀下的不知其數，就連參戰洋兵，也被她斬了不少。



不單一般民眾對她崇若神明，就連見過她英姿的外國記者也盛讚她的勇猛，可與古希臘神話中女勇士國的女王比美。待到小刀會糧盡援絕，突圍出走時，她又奮勇斷後，殺了不少追兵。最後清兵用洋槍將她座騎擊斃，她墜馬後才被生擒活捉。



周秀英被活捉後她的死敵欣喜若狂，這些人不外官商兩途。



官的方面，從欽差大臣向榮開始，各級官吏都對她恨之入骨，因此對下面的種種法外私刑，不僅不禁，還給以方使，讓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周秀英淩辱虐待。



商的方面，許多富商大賈，惡霸土豪在小刀會之役中損失巨大，有的人並有親屬好友死在周秀英手中。因此在周秀英被擒後，他們買通衙役牢卒，對她百般淩辱，更用重金請來了號稱江南第一刀的趙毒刀和酷刑拷打女犯的高手魏厲甯，要他們使盡一切毒招，將周秀英折磨慘殺。周秀英以一個十九歲的美貌青年女子，落在這些人手中，遭遇之慘是可想而知的了。





臨刑前夜先被輪奸





清朝有個陋習，即女犯在淩遲前夜，可由獄卒和劊子手姦污，稱為「廢物利用」。此事並不合法，但上司一般對此不聞不問。除非女犯有較硬背景，否則常難逃此劫。



周秀英正當妙齡，美麗英武，體態健美，牢頭獄卒早就垂涎她豐美的肉體，只是她貞潔剛烈，雖然身披鐐銬，但遇到調戲淩辱時，仍是以死相拼，竟還用肘膝傷過幾個對她非禮的獄卒。他們也曾用鐵鏈將她緊捆在床上，要來硬的。周秀英但硬功天下第一，運起氣來全身肌肉堅如鐵石，任憑挑逗，毫不動心。若要強姦，與奸屍無異，十分無趣。因此周秀英雖身陷絕境，竟未破貞失身。



現在己是臨刑前夜，若再錯過，機會不會再來。



上海著名惡霸金福祥，早就為周秀英的美貌所傾倒，兩年前企圖將她沾汙，不但未成，還被她割去一隻耳朵。聽到她明天即將受刑，放出話來，只要能挑逗得她動情，與她盡歡一次，願酬銀千兩。



這事傳到魏厲寧耳裏，當即淡淡一笑，保證辦成此事。雙方立下令狀，辦成酬銀千兩，辦不成分文不取。



臨刑前一天，上午是最後一堂，堂後將周秀英押回牢中。因她武藝高強，雖已穿了琵琶骨，挑了腳筋，對她仍十分忌憚。他們將她雙手反剪，兩手兩腳都用牛筋繩緊緊捆住，再將她手腳扭到背後，用粗棕繩捆在一起，四馬倒攢蹄的懸吊半空中。



周秀英空有一身神力，但四肢不著地，無從使力，再也掙扎不開，只能赤身裸體地被吊在牢中受刑。



獄卒受賄要將周秀英百般折磨，因此周秀英每天在公堂受嚴刑拷打外，回到牢中還要受淩辱虐待和種種私刑。



這天下午他們先用皮鞭將周秀英狠命抽打，見周秀英一聲不哼，又用藤條狠抽她的乳頭和陰戶。這些人都是用刑高手，且在魏厲寧的指點下，打起來又狠又准。



周秀英痛得渾身冷汗，昏了過去，被冷水潑醒、再抽、再昏厥、再潑醒。這樣折騰了半個時辰，但周秀英是個剛強女子，雖然劇痛錐心，只是咬牙忍痛，不出一聲。



魏厲寧見狀又出一毒計，搬來乾柴，周秀英在身下點起火來，用慢火將這位青年女英雄活活燒烤。周秀英被烤得皮肉由白色變為淡紅色，再變為鮮紅色，有些地方還起了大皰，痛得她渾身抖動，花容失色，死去活來。



這樣又燒烤了近一個時辰，見她己奄奄一息，怕出了事，誤了大刑，不好交待，才罷了手，讓她赤身捆吊在空中飽受痛苦煎熬。



周秀英這天受盡酷刑，渾身疼痛，出了幾身大汗，又滴水未進，任憑她英勇剛強，也覺得唇枯舌焦，難以耐受。直到掌燈時分，才有個獄卒給了她一碗熱水。



周秀英正渴得十分難受，見有水來，不加思索，一口氣便將水喝了個乾淨。誰知魏厲甯早在水中加了蒙汗藥和春藥。喝後不久，周秀英便覺天旋地轉，昏迷了過去。



周秀英醒來時，發現自巳己被赤身裸體的仰面朝天地綁在鐵床上，雙手雙腳都被牛筋繩緊綁在床腳上。赤裸的胸腹部被牛筋繩交義捆在床上，還加了幾條鐵鏈。連一頭烏黑的秀髮也被絞緊，吊在床頭上。她奮力掙扎，但這張鐵床是為她特製的，粗重堅固，她全身上下都被牛筋繩和鐵鏈重重捆綁，別說是個受盡折磨摧殘的女子，就是一頭猛虎，也休想動得分亳。



周秀英身材高大，肌肉豐美，雖尚是個處女，但一對乳房發育得完美無瑕，兩條結實的大腿被劈開捆在床腳上，私處被人一覽無餘。一些獄卒不但縱情觀賞，還口出淫言穢語，將她調笑嘲弄。



當下周秀英知道著了道兒，又羞又怒，拚命掙扎，但儘管她有千百斤氣力，也休想掙開，只得破口大罵。這些人見她掙扎不開，放大了膽，圍將上來，捏大腿的捏大腿，摸乳房的摸乳房，將她盡情調戲淩辱。



周秀英大吼一聲，運起氣來，全身肌肉堅如鐵石，這伙人儘管挑逗，毫無反應。鬧了一會也覺沒趣，只得向魏厲寧求援。



魏厲寧不慌不忙，命人取來一大碗肉汁和一碗熟豬油，細心地塗在周秀英的陰部，先大陰唇、陰蒂、小陰唇、盡都塗到。然後牽來一條小牯大的獒犬。周秀英雖然英勇，見了這頭惡狠狠的巨犬，也不禁一驚，忖道想不到自己今天會被這畜生姦污。那條獒犬卻不上她身，只是聞到熟油香味，便伸出紅舌，舔個不仃，舔完後又塗上一層，再舔再塗。



周秀英見那犬不上身，心頭略略一鬆，繼而覺得陰部被舔後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感覺，那種感覺越來越強，叫人心慌，繼而又覺身上躁熱不安。原來那狗舌又厚又糙，舔時最能挑起性欲。若是一般已婚女子，只消舔上十幾下，就會欲火焚身，不能自巳。



周秀英是個貞潔處女，未經人事，又在緊張警惕之中，因此反應較慢。但時間一長，也不由得興奮激動起來，面泛紅暈，扭動不妥，陰部也漸漸濕潤，並有淫水緩緩流出。



眾人見她這般模樣，知己著了道兒，當即將她胸腹部的繩鏈去掉，鬆開頭髮，只留下四肢仍捆在床腳上，周秀英身上一鬆，渾身血脈流通，更覺心頭發慌，一身氣力不知該往哪處使，便狠命掙扎扭動，不知不覺中流露出種種風流體態。



眾人看了哈哈大笑，有的說想不到這個小娘子還真是個淫婦，也有人說她扭得象條發情母狗，更有人說她不但武藝了得，床上功夫想也一流。



周秀英又羞又怒，竭力克制自己。但她是個血氣方剛，身強力壯的青年女子，怎麼禁得了這自然的生理反應，加上春藥藥性己開始發作，任是三貞九烈的女子也把持不住。



她覺得渾身發熱，十分難受，不由得扭動腰肢和臀部，發出陣陣號叫聲，下面也淫水直流。那些獄卒幾曾見過這樣強壯美麗的女子赤身發情，都看得呆了。



周秀英是個習武女子，扭動與叫聲都十分狂野有力，眾人不由得也激動起來，紛紛叫好，躍躍欲試。



那懸賞的惡霸金福祥見時機己到，只見這個往日英姿颯爽，冷若冰霜的女中豪傑，如今中了計，被赤條條的捆在床上，發情號叫，任他擺佈，當下再也忍不住，脫下衣褲，便拔了頭籌。



周秀英是個處女，她的處女膜因多年騎馬磨擦，比較厚實。被金福祥一連幾次狠頂，才能進入。



周秀英只覺下身一痛，大腿和陰部肌肉一齊猛力收縮，她是個習武女子，肌肉十分發達強壯，一陣緊縮，夾得金福祥經受不起，還沒有來得及品嚐美味，己泄了精，自覺沒趣，退了下來。



第二個上場的乃是刑吏魏厲寧，此人是個婦刑高手，被他淩虐姦污過的女子不知其數。當年號稱冰觀音的女俠盜秦玉佩，因盜劫官銀失手，被判了淩遲。此女向來冷若冰霜，從不假任何男子以顏色。在淩遲前夕，居然也被魏厲寧弄得發起情來，狂扭蕩叫，一發不可收拾。一個晚上竟上了十幾次高潮，至今傳為奇談。



魏厲寧上前後先不上身，只是兩手輕輕撫弄周秀英的乳房。周秀英這時正欲火上身，難以自持，被他這樣一挑逗，好似火上加油。他又騰出一手，輕輕揉弄周秀英的陰蒂，那陰蒂乃是女子最敏感之處。



周秀英被他一擺弄，只覺下面一陣強烈刺激，更加激動萬分，拚命扭動號叫。此時旁人的嘲笑聲她都己聽而不聞，只覺渾身似有千斤之力要爆發，卻又無法著力。雖不感絲毫痛楚，但那難忍難熬之感，卻運運超過以前所有的酷刑。



魏厲寧見己得手，才將陰莖插入。他原是個一流高手，先只是慢慢抽動，挑逗得周秀英十分激動時，才由慢而快，轉而進退快如閃電，一口氣猛插數十下。



周秀英乃是十分強壯的女子，被狗舔得動了情欲，加上春藥藥性發作，再經這一流高手的挑逗，那一層層的激動狂潮，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湧澎湃而來。當下滿面潮紅，如瘋似狂，淫水直流，使出渾身力氣，拚命扭動迎合，號叫聲震天動地。



魏厲寧在一陣猛打猛衝後發現她陰道越縮越緊，肌肉也越來越硬，知道時機己到，當下吸一口氣，再狠命快速猛插。周秀英這時激動己極，只覺一陣不能自製的興奮從下面傳遍全身，當下全身肌肉一陣痙攣，人向上一挺，竟達到了高潮。



魏厲寧這時也到了頂峰。一般精液直射周秀英深部，兩人都己渾身大汗，過了一會，才退下陣來。



圍觀眾人看到一個如此美貌強壯的女英雄，在繩捆索綁下瘋狂的發情做愛，都看得目瞪口呆，激動萬分，興奮之情竟與自己上陣無異。有那道行淺的早已忍耐不住，泄了又泄。



魏厲寧剛退下，從牢頭開始，爭先恐後的將這個赤身裸體，捆在鐵床上的青年女英雄恣意姦污，一個上了又來一個，下得陣來休息一會，便又再上。



周秀英也不知被奸了多少次，性高潮一個接著一個，直到午夜過後，春藥藥性漸褪，欲火平熄，只覺精疲力盡，下面也疼痛難忍，流血不止，而輪奸的人卻去了一個又來一個，似乎永無止日。



儘管她強壯過人，也被這殘酷的性虐酷刑折磨得死去活來，終於昏迷不醒……





倒騎木驢，陰部先遭碎剮





次晨周秀英醒來時，又己是被四馬倒攢蹄的懸吊在牢房中，只覺渾身乏力，陰部疼痛不止。想起自己昨夜的醜態，又羞又恨，既恨敵人的下流狠毒，也恨自已不爭氣的身體。她平日只是衝衝殺殺，對男女之事卻毫不知情，不知是著了春藥的道兒，只以為自己本性淫蕩，才會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心下十分懊喪，自怨自艾，又羞又氣，只得垂頭流淚，再也沒有往日慷慨激昂的心情。



天色初亮，獄卒們進來，先淫言浪語地將她昨夜醜態調笑一頓，羞得周秀英無地自容，再將她從樑上取下，依舊四馬倒攢蹄，用一條鐵棍穿了，扛去公堂。



周秀英被押進大堂，當場五花大綁，驗明正身，監斬官批了個剮字，眾人將她架出門外，外面早已有一頭為她特製的木驢。

那木驢乃是用結實的棗木製成，怕她力大，悍勇難制，又用了鐵筋加固。當下兩個人牽住穿過周秀英琵琶骨的鐵索，向上一提，四條大漢一聲起，將赤裸全身，反剪雙手，腳上載鐐的青年女英雄往木驢上一放。



周秀英背靠木驢頭頸，面向驢尾而坐，這就是俗稱的倒騎木驢，隨即用牛筋繩將她下身先捆在木驢身上，然後魏厲寧拿來亡命牌，兩個人將穿過琵琶骨的鐵索猛向前一扯，周秀英一陣痛，不由得上身向前一傾，魏厲寧將手中的亡命牌狠命向下一戳，那亡命牌上面是一般的木牌，下面卻是三面帶刃的長條鐵杆，一下從她肩部刺入，穿過厚實的背肌，直達腰部。



周秀英不防這一招，只覺背部一陣劇痛，登時上身已被鐵杆貫穿，挺得筆直，再也不能動彈。



正在此時，又覺下身一陣劇痛。原來這木驢上粗大的陰塞己塞入她的陰部，她只覺劇痛攻心，要奮力掙扎時，那訓練有素的獄卒早已將穿過她琵琶骨的鐵索向後反捆在木驢上，又在她赤裸的胸部、腹部再加上幾條牛筋繩，將她緊緊捆在木驢上。



周秀英縱然力大，但背部被鋒利的亡命牌貫穿，前面被陰塞頂住，又被重重繩捆索綁，軀幹己絲毫不能動彈，只有兩條被鐵鏈捆在一起的長腿還能揮舞亂踢。



她腿上功夫原本了得，再加這時負痛狂踢，四條大漢竟還不能將她制住，反倒被踢倒了兩個。



魏厲寧大喝一聲:「給我將她雙腳給釘了！」



當下一群獄卒齊上，拉住她腳踝上的鐵鏈，先將右腳捆在驢腿上，再放開連往雙腳的鐵鏈，劈開雙腿，又將左腳捆上驢腿，然後取來幾枚恐怖的棺材釘，這釘乃是釘棺蓋所用，比一般習用釘腳的七號釘還要粗大銳利。



幾下猛擊，將周秀英的腳背骨擊碎，深嵌入木。



周秀英只覺雙腳錐心的劇痛，昏了過去。眾人趁她昏迷，將她身上繩索重新整頓一番，兩道牛筋繩從她一對美乳上下繞過，將她豐滿的胸部緊捆在木驢上，腹部在肚臍處和陰部稍上也各捆一道繩索，她雙腳雖己被釘住，但是怕她悍勇，劇痛掙扎時將腳掙爛脫出，因此在她結實的大腿小腿上再加上一道道牛筋繩，最後在肛門內塞了一個粗大木塞，一切仃當後用冷水將她潑醒，準備出發遊街示眾後再押赴刑場處決。



周秀英醒來只覺渾身疼痛，雙腳和陰部更痛得難忍，渾身上下都被捆死，赤條條的身體絲毫不能動彈，只能歎一口氣，任人擺佈。



木驢一推動，周秀英只覺下面一陣撕心裂肺的劇痛。原來這陰塞也是為她特製的狠毒淫具，不但比一般陰塞大上一倍，而且暗藏鐵刃，插入時倒伏塞上，推動時鐵刃立起伸出，剌入她的陰道壁。再一推動，陰塞在裏面進出旋轉，鐵刃將她的陰道割得分分斷裂，這陰道乃是女子，尤其是未婚女子最嬌嫩之處，縱是周秀英這樣一身硬功的習武女子，這地方也和一般女子無異。



周秀英昨夜受了輪奸，粘膜己盡被擦爛，陰道口也己被撐裂，本己疼痛不止，被這利刃在裏一攪，竟如先將她的陰部碎刀零剮，那種慘烈的劇痛，若非身受，真是無法想像。便是周秀英這等英勇堅強的女子也支撐不住，幾乎又昏過去，只能強行咬牙忍痛，不出一聲，但也己痛得一身冷汗，渾身戰慄，雙淚交流，狼狽不堪。



牢外通向刑場的街道兩傍早已濟滿聞風而來觀看的民眾，這些人早已仰慕周秀英的英名，爭著來看她。眾人都道她是個鐵錚錚的剛烈女英雄，遊街時一定是了無懼色，視死如歸，或是放聲痛罵，或是說些豪言壯語，必有一番英雄氣概。



誰知牢門一開，推出的木驢上捆著一個高大的赤身女子，只見她面色蒼白，緊閉雙眼，滿面淚痕，渾身抖動，不發一聲，十分狼狽。眾人盡皆呆了，若不是她那熟悉的秀麗容顏和高大健美的肉體，真還不信這個女犯便是平時那個叱吒風雲的英勇女將。當下便喝起倒彩，表示對她的不滿，受過她教訓的地痞流氓，更是盡情地將她嘲弄辱罵。



周秀英只覺劇痛難忍，早已聽不到別人的反應，只求早日結束這段痛苦歷程，也告誡自巳一定要忍住，不要號叫出醜。



魏厲寧見她雖痛苦不堪，但仍咬牙不出一聲，恨她頑強，決意再對她施以更為殘忍狠毒的酷刑。當下按動機括，木驢尾部稍抬起幾寸，魏厲寧將一併鹽水向陰塞內倒進，原來這陰塞是中空的，上面每根鐵刃根部都有一小孔，倒入的液體可由此流入陰道，魏厲寧倒入的是一瓶鹽水。



周秀英的陰道己被掏割得稀爛，被這鹽水往傷口內一滲，只覺得撕心裂肺的一陣劇痛，她再也忍不住，發出慘叫哀號。不多時竟痛昏過去，又被涼水潑醒。



行了一陣，魏厲寧見她己氣息奄奄，便將木驢尾部放低，鹽水向前流出，周秀英這才從劇痛中慢慢醒來，仃了號叫，正在暗自慶倖，卻不料剛喘過一口氣來，木驢尾部又緩緩抬起，又倒入一併鹽水，當下再也受不住，號叫哀鳴，不片刻又昏了過去。



魏厲寧乃是折磨女犯的一流高手，這樣灌灌倒倒幾次後，已掌握了淩虐這名悍勇強壯的女犯的規律。見她痛得要昏死過去，就將木驢尾部稍稍放低；見她捎喘過一口氣，又將尾部抬起，再倒入鹽水。這樣周秀英感到的就是連續不斷，無休無止的劇痛。



周秀英拚命掙扎，要逃出這殘酷的刑具，但她背肌內插了刃口鋒利的亡命牌，全身被牛筋繩緊緊捆住，雙腳被釘死，背部被木驢的頸背頂住，前面給她造成最大痛苦的陰塞又緊緊堵住，哪裡能逃脫？她這才嘗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酷滋味。



圍觀眾人見這個捆在木驢上美貌的赤身健壯女子委靡不振，昏昏醒醒，一會低頭流淚，一會號哭哀叫，兼且面色慘白，渾身抖動。只道她是被淩遲酷刑嚇得不能自恃，盡皆十分感嘆，想不到這位平時英姿颯爽，宛若天仙的青年女英雄，在生死關頭竟也和一般女子一樣，又哭又叫，哪有一分英烈氣概。



只有老於此道的人見她下身不時有帶血液體流出，知道對她己施了法外私刑，但也想不到她受的痛苦摧殘之慘。





釘上刑架，赤身示眾





周秀英赤身裸體的倒騎木驢，遊遍了上海縣城的主要街道，最後來到刑場。刑臺上早己豎起門字形的堅實木架，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從四鄉八鄰赴來的觀眾。台周圍了全付武裝的清軍，還有來一睹女英雄受刑的一群法軍。連那些外國記者，聽到這位元號稱女勇士之王的勇將今天要被淩遲處死，也趕來觀看。



押解者先將周秀英身上佈滿的牛筋繩挑斷，將釘住她雙腳的鐵釘拔起。然後將仍是五花大綁的赤身女英雄卸下木驢。周秀英前面陰塞一去，早已失禁的尿液連同血水沿著大腿，流了一地。這時周秀英己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哪還邁得開步。由幾名大漢將她半架半拖的押上刑台。先拔去亡命牌，將雙腳分開，釘在刑架上，再鬆開綁繩，將雙手扳開，也釘死在刑架上。



這一折磨，尤其是腳上的鐵釘起出再釘入，觸動碎骨，痛徹心肺，周秀英又昏了過去。最後拔出肛塞，周秀英早已痛得腸道痙攣，肛塞一拔，大便就湧出，瀉了一身，地上也汙了一大灘。清軍用水沖洗乾淨，這才安置妥當，台下觀眾見她到刑場後，人已癱軟，要由人架上刑台，釘上刑架，又是拉屎拉尿的，無不搖頭嘆息，只道她己被嚇癱了，那知她受到的慘毒折磨。



周秀英被釘在刑架上，被冷水一潑，再加冷風習習，漸漸甦醒過來，低頭一看，見自己赤身裸體，四肢張開，被釘在高臺上，一身雪白的肌膚，連同一對豐美的乳房和下面的隱秘之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這千萬人眾觀看。



待要夾腿遮蔽，只覺雙腳一陣劇痛，動不了分毫。不由得又羞又怒，再看臺下這人山人海，無不目不轉睛地盯住自己赤裸的肉體觀看，目光中既有愛慕欣賞之情，卻也不乏淫穢下流的神色。



台下的嘲笑辱罵和浪言穢詞不斷傳進耳來，又見圍住看臺的清軍洋兵，往日都是自己手下敗將，從前在戰場上這些人哪是她的對手，見她望風而逃。今天自己卻被赤條條的釘在臺上，任他們嘲弄淩辱，等會還要被敵人千刀萬剮，折磨至死，心中又氣，又恨，又羞，又怒。想要掙扎，又只覺手腳處劇痛攻心，千百斤氣力和一身武藝，竟無施展之地。只能閉目低頭，但求早早行刑死去，免得多受這等難堪的折磨。



周秀英是個年青美貌女子，雖不能算是天姿國色，但也長得美麗動人，而且年僅十九，更充滿青春氣息。台下一個老人，曾目睹過淩遲王囊仙，不覺將這兩個女子作了比較。整體說來，王囊仙要比周秀英更美些，乃是千年一見的人間絕色，且巳身為人婦，美豔中更顯風情成熟。



周秀英則是在被擒時尚是處女，清新純潔上勝王囊仙一籌。



王囊仙是俏中含威，嫵媚中帶有英氣；周秀英則是剛強勇烈，英氣外露。兩人同是會武的女子，都有一身發達結實的肌肉，而又不失女性的曲線美。



周秀英比王囊仙更要高大壯健，肌肉也更發達，雖也算苗條，但腰圍要比王囊仙稍大。她的乳房較王囊仙略小，但十分結實挺拔。王囊仙是鵝蛋臉，顴骨略高，咀稍大，一對鳳目，顧盼生情。周秀英的臉型，總的說來近於圓形，但生就一付堅強的下頜骨，在秀麗中帶有英氣。兩條劍眉，一雙明眸，睜開時精光四射，懾人心魄。





淩遲第一天





待到午時三刻，監斬官一聲令下，便要將周秀英開剮。



趙毒刀卻不忙動刀，只伸手周秀英將渾身的冰肌玉膚摸摸捏捏，他這是要弄清周秀英身上各處肌肉厚薄，以便下刀。



周秀英不知，只道趙毒刀還要當眾將她輕薄，不禁勃然大怒，破口痛罵。



趙毒刀卻充耳不聞，不理不睬，只管捏摸不停。他的助手見周秀英罵得凶，要上前堵住她的口。趙毒刀搖手止住，原來他最喜對剛強女子施刑，倘是一個柔弱女子，一動刀便啼哭號叫，他便覺得索然無味。必得是這種烈性女子，在他淩厲的刀法下，由怒罵轉為慘叫，再號哭求饒，這才能顯出他的手段。



台下見周秀英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罵聲不絕，似又恢復了女英雄本色，不禁響起一片采聲，為她喝采叫好，給她鼓勵加油。



在周秀英的怒罵聲中，趙毒刀開始動刀了。



他一刀割去了她一個乳頭，接著一連九刀，將她豐滿圓潤的左乳割出一個大口。他用的也是當年活剮王囊仙的秦快刀用的旋刀法，手法嫺熟。



周秀英只覺乳部一陣疼痛，她自幼習武，跌打損傷乃是慣了的，這等痛算不了什麼，剛忖道淩遲原來也不過如此，比起剛才騎木驢來，似還要易耐受一些。卻不料十刀一完，助手上來拭血時，用的卻是蘸滿鹽水的布塊，當下向她乳上傷口狠狠一擠，鹽水滲入剛割開的傷口。



周秀英只覺傷口上如同被烈火焚燒，劇痛攻心，渾身肌肉一緊，幾乎失聲叫痛。但她畢竟堅強過人，咬牙忍住了。



台下眾人不知趙毒刀用了下流狠毒的手法，只見他割了十刀，就讓這個剛才還高聲叫罵的女犯閉往了嘴，足見功力，當下齊齊一陣采聲，為他叫好助陣。



趙毒刀見這一手收效，便對周秀英的乳房痛下殺手，照例每十刀停一下，臺上眾人吆喝一聲，助手用蘸鹽水的布塊按一下。起先還只在她傷口上擠按一下，以後見她咬牙忍痛，不出一聲，便又使勁狠揉猛擦，只痛得她渾身冷汗，全身肌肉抖動不止。



周秀英在劇痛中將一頭濃密黑髮使勁一甩，一張口咬住一綹秀髮，咬緊牙關，睜眼怒視趙毒刀，硬是忍著這難熬的鑽心劇痛，一聲不哼。



趙毒刀見她這等熬刑，暗中點頭叫好，知是遇上了對手。當下只是不慌不忙，操刀不止，頃刻間將周秀英的一對美乳一刀刀割下。在她赤裸的胸部留下了兩個血淋淋的圓形傷口。鮮血從傷口流下，沾滿了腹部，再往下流。不多時在周秀英身下的刑臺上己是一片血漬。



趙毒刀割完乳房後，不想和周秀英多糾纏，打起精神直接對她陰部下刀，他先將她的陰唇碎割了，再將她的陰蒂抓住拉起，一個旋刀連帶處女膜一同割下。血剛湧出，助手便拿了一塊濕布塊使勁一按，並狠命的向她陰道裏一塞一擠。



這次蘸得手卻不是鹽水，而是熬得紅紅的辣椒油。周秀英的陰道剛才騎木驢時己被割得碎裂不堪，被這濃濃的辣椒油一澆，任是鐵打的人也受不了。



周秀英只覺撕心裂肺的火辣辣一陣劇痛，從陰道擴向全身。她再也忍不住，放聲慘叫，聲震全場。



眾人見這勇敢堅強的女死刑犯終於熬刑不過，叫出聲來，隨即轟雷似一片采聲，為趙毒刀的刀法叫好。



原來趙毒刀早與雇他的豪富暗中立下文書，保證能將這個剛強的青年女英雄剮得慘叫哀號。他也知只憑碎剮淩遲，不一定能將她制服，即使用鹽水擦傷口的毒招也難保成功。這種用辣油澆陰部的酷刑，上代有此秘傳，但因過於慘毒，曾有過一個悍勇女盜竟被一痛而絕，沒完成指定刀數，因此久巳不用。



他知道周秀英十分能熬刑，兼且強健過人，再三思忖，如割完乳房後還不能讓她叫出聲來，便要在割陰部時使出這狠毒絕招。



果然，周秀英再英勇剛強，也受不了這等慘絕人寰的酷刑，痛得失聲慘叫，隨即昏了過去。



趙毒刀見周秀英昏了過去，當即用冷水一潑，這次她昏得很深，連潑了幾桶冷水還沒醒來。最後向她赤裸的胸腹潑了冰水才見她悠悠醒來，趙毒刀待得她緩過一口氣來，再繼續淩遲。



這次是從雙臂割起，仍是割十刀，用鹽水或辣油揉擦一下傷口。周秀英的雙臂有幾百斤氣力，能揮動百十斤大刀，如今這些豐美肌肉被利刀一塊塊碎割下來。



不多時筋肉己被割完，露出白骨。接著又將她圓潤的肩膀一刀刀碎割了，然後再割她豐滿結實的胸大肌，到她上身前面的肌肉割完時，己過了足足一個時辰。



這一個時辰中，周秀英無異是在煉獄之中，快刀割肉撕肌的痛楚，加上鹽水和辣油交替運用，直痛得她心肝俱裂。鹽水的疼痛滲骨入髓，使她痛出一身身冷汗。辣油則是帶來火辣辣的劇痛，痛到使她毛髮倒豎，熱汗淋漓。兩者交替，直痛得她死去活來。



一次痛昏過去，又一次次被潑醒。饒是強壯過人，英勇蓋世的女勇士也禁受不了這等慘酷的毒刑。她的意志全被摧毀，先還竭力咬牙忍痛，只是在痛到極點時才慘叫一聲。但連續不斷，越來越強的劇痛，終於將她整垮。



心理防線一破，她再也熬不住這等剜肉剔骨的劇痛，淒厲的慘嚎聲不絕於耳。台下的眾人也不由毛骨棘然。時間一長，她己叫得聲嘶力竭，只能輾轉哀號。再下來，連哀號也沒有力氣了，只有一聲聲喘息呻吟。



周秀英起先還扭動掙扎，因手腳都被釘死，只能拚命扭動腰肢，擺動頭部。一頭黑髮隨風飄動，好似海浪洶湧滂湃，到後來再也無力掙扎，只見下刀時頭向後一仰，渾身肌肉一抖；痛昏過去時頭向下一垂，再後來氣息漸漸微弱，只有她肌肉的抽搐抖動，證明她還活著。



到開始割她腹肌時，她的頭髮己濕透，滿臉晶瑩的水珠己分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水。不久，堅實的兩排腹肌又被割成碎片。兩條結實粗壯的大腿再遭碎割，然後是肌肉線條分明的小腿。



這樣割到黃昏時，她前身的肌肉己經割盡，這位昔日英姿颯爽，武藝天下第一女英雄己被剮得支離破碎。低垂著頭，一頭濕透的黑髮向前披下，遮了她那己被痛苦扭曲了的美麗臉蛋。



這時她的喘息己由粗重變為微弱，她的意志也被這毒刑徹底摧毀，再也無力抗拒，只是低聲哀禱，但求速死。



受了重金的趙毒刀偏不讓她死去，還要她多受一天一夜的折磨。當下見天色己暗，便向監斬官稟告，說道：「這女犯肌肉厚實，今天實不能割完。請示大人，可否暫且還監，明天再繼續用刑？」



監斬官早已受了賄，此事原在意料之中。雖然本朝少有此等之事，但在前朝，淩遲權宦劉瑾時，也割了兩天才斷氣，可算有前例可援。再加周秀英的高大健壯，一身結實的肌肉也是人所共知。沈吟一下，點了點頭，吩咐要好生監管，不能讓女犯死去，逃脫大刑。





痛苦難熬的長夜





周秀英熬了一天，只道今天總能結束，誰知還要再拖上一夜，但己身不由已，只能任人擺佈。劊子手和獄卒得令，便動起手來，縱然這時周秀英己奄奄一息，但她餘威還在，他們對這位青年女英雄仍很忌憚，只怕她臨死掙扎反抗，生出技節。當下小心翼翼的先將她手腕腳踝捆上牛筋繩，再拔出鐵釘，把她從刑架上放下。然後快速地將預縛的牛筋繩將她雙手雙腳綁起，用一條鐵杠穿過捆住手腳的牛筋繩，將她扛下臺來，丟在囚車裏，押回大牢。



周秀英受了一天酷刑，痛得昏昏沈沈，一身肌肉己被割了大半，早就虛脫過去，哪裡還能掙扎。當下被扛回牢房，抽去鐵杠，仰面放到地上。



她赤裸的背脊被冰涼陰濕的土地一刺激，才又緩緩醒來，只覺渾身疼痛。在受刑時她出過不知多少身大汗，再加失血很多，若在普通女子，受此殘酷折磨，早已氣絕身死。她因強壯這過於常人，才能撐到此刻，但也覺口於舌枯，難忍這種煎熬，只得哀求獄卒給她喝口水。



那些獄卒早受了重金，要讓她受盡折磨，見她張口要喝水，卻拿了一碗辣油硬給她灌下。



周秀英不防這一招，只覺從口到胸，一陣熱辣辣的刺痛，好似火燒一般。



因獄卒灌得急，有些辣油從喉部流入氣管，引起一陣劇咳，帶動她胸口的傷口，痛得她又昏死過。



周秀英再醒來時己近午夜，只覺渾身摧心斷筋的劇痛，早已疲敗不堪，剛要閉眼昏睡，又被獄卒用鹽水澆在創口上痛醒。



那些獄卒只以折磨這個毫無還手之力的青年女英雄為樂事，除了灑鹽水外，還向她身上撒尿，或用粗鹽揉擦她的傷口。



周秀英受了淩遲毒刑，原來撩人情思的健美肉體己是血肉饃糊，慘不忍睹，獄卒們再無姦污她的興致，但卻不饒過她，不時用帶刺的木棒插入她己片片鱗傷的陰道，抽插攪動，殘酷無情地將她摧殘。



周秀英這才體會到生不如死的慘況，原以為可以歇息一夜，卻不料此時的痛楚竟不下於在臺上受刑。



到午夜過後，這往昔日身強力壯，勇猛無比的青年女英雄己被折磨得死多活少了。



這時趙毒刀不放心，前來查看，見到周秀英這般慘況，一試她的鼻息巳十分微弱，卻也吃了一驚，只怕她被折磨死了，不但便宜了她，自己也無法交差。當下忙制止了這些獄卒，用清水將她傷口的粗鹽和尿液洗去，取來一碗溫水讓她慢慢喝下，然後拿來熱粥餵她，周秀英這才回過一口氣來。



趙毒刀又拿了一碗人參煮的雞湯給她喝下，周秀英己被酷刑折磨得毫無抵抗之念，只求解除口腹灼熱乾渴之苦，將一碗雞湯喝了個乾淨。



趙毒刀還怕獄卒們不知進退，再有造次，便守在監裏。



獄卒們也怕真的將她整死，交不了差，便停止了淩虐折磨。



周秀英這才喘了口氣，閉目養神，昏睡了兩個時辰。



轉眼天已亮了，獄卒取過一桶清水，將她洗刷於淨，仍用鐵杠將她抬出牢房，放在囚車裏，押回刑場。





淩遲第二天





刑場上仍是人山人海，要看這千載難逢的活剮兩天的奇事。



眾人只見周秀英己是面色慘白，披頭散髮，十分萎頓，前身己是一片血肉模糊，手腳再被鐵釘釘上刑架，然後將刑架翻過身來。



周秀英的背部肌肉十分結實豐美，在陽光下顯得雪白細膩，眩人眼目。



趙毒刀又動手割周秀英的背部，他這次用的不是旋刀而是方刀。



這是淩遲的另一種刀法，是用狹長快刀在皮膚上劃個方塊，然後將界線內的肉剜出。



方刀又有兩種刀法，一是四邊刀，即劃皮膚時四邊都割斷；另一是三邊刀，即留下一邊不割斷，因此割開的皮肉仍連在身上。後一種刀法較難也較費時，很少應用。



但在前朝淩遲鄭曼時就是用的這種刀法，割完後將屍體吊起來時，條條皮肉還連在身上，如同一頭剌猥。



趙毒刀剮周秀英背部時用的正是三邊刀。



他下手狠毒，先用刀劃開三邊，然後左手用鐵夾將皮片上端夾住拎起，右手用刀將皮稍向下一分離，隨即左手使勁，將這條皮肉向下狠撕。



因此實際上己不是碎割，而是割開頭後再硬生生的撕下，是淩遲再加剝皮的特等酷刑。



因為周秀英的仇人發誓要將她活剝皮。



而清朝無剝皮之刑，因此趙毒刀用的是夾帶的法外私刑，讓周秀英在吃夠了淩遲之苦外，還飽嘗剝皮的慘烈痛苦。



周秀英經過後半夜休息，精神略振，照昨日經驗，覺得刀割的痛苦還能忍受，難熬的是鹽水與辣油的澆揉。



因此開始淩遲時還不十分緊張。誰知今天換了刀法，這剝皮之痛直是撕心裂肺，摧筋錯骨。便是堅強勇敢的女英雄也忍耐不住，不由得全身肌肉一緊，頭向後一仰，又失聲慘叫一聲。



眾人昨天見她剮到後來時己氣息奄奄，無力掙扎，也出不了聲，稍覺掃興。見她今天己稍有恢復，又能放聲慘叫，覺得仍有好戲可看，便為她喝采叫好，鼓勵她振作精神，迎接酷刑。



趙毒刀一連十刀，在她光滑結實的赤裸背脊上割了一個方方正正的傷口，十條皮肉掛在身上，隨著她的掙扎扭動，飄動起來，四下灑血，十刀一停，助手又用鹽水布條揉壓傷口，且乘機將那十條翻轉的皮片壓住再向下一撕，這痛苦尤勝昨天十倍。那周秀英雖然武藝高強，但也是凡間女子，血肉之軀，怎受得了這樣慘毒的私刑，當下花容失色，連聲慘叫。



趙毒刀連連操刀，將周秀英豐滿的背肌割去大半。割到腰肌時，周秀英己痛昏了十幾次，每次都被涼水潑醒，再痛昏，再潑醒。



這時周秀英又已叫得聲嘶力竭，她一身肌肉多半己割去，不論她功夫如何了得，也無法再作掙扎。只有殘存的肌肉不斷抽搐抖動，她身受的那種慘烈的劇痛，若非身受，無論誰也想像不出。直痛得她大小便失禁，流了一地。



到臀肌割完時，周秀英己是昏迷的時候多於清醒，呻吟和喘息聲也漸漸微弱，她全身只有頭頸部還略能活動。



每次鹽水與辣油接觸她嬌嫩的創傷面時，才見她頭微微而後一仰，痛昏時頭向下一垂。冷水潑醒時頭再稍稍抬起。一張美麗英武的臉已失血蒼白，滿布痛苦。那對明眸已失去昔日風采，每次潑醒時微微睜開，充滿痛苦，絕望和無奈的神色。眼睛稍一睜開，便又閉上。這時周秀英早已失去抵抗硬撐的信心，只求速死。不時低聲哀求快些讓她死去，脫此苦海。偏偏那趙毒刀以折磨她為樂事，立意要讓她在這痛苦的煉獄中受盡煎熬。不論她如何哭泣哀求，只是從容不迫地慢慢細割。



割到中午，周秀英除了兩條大腿和小腿後面還沒有觸動外，渾身肌肉都己割盡。流出的也早已不是鮮血而是越來越淡的黃水。趙毒刀便自去吃飯休息，只留下釘在刑架上的周秀英受痛苦煎熬。那時正是冬天，清兵已在周秀英身傍點起火堆，免得她凍得失去知覺。



一陣陣勁風吹過，她背上被割開撕下的皮片隨風飄揚，帶起一片血雨，加上她間斷的有氣無力的幾聲慘叫哀號，那情景真是十分慘烈恐怖。



台下民眾無不動容，便是那些悍兵強將，平日殘酷冷漠，嗜血成性，今天看到這樣一個美麗剛強的女子被碎割到這種慘狀，也覺得毛骨悚然。



周秀英武藝高強，百戰百勝，平時又愛護部下和百姓，許多人對她崇若神明，今天見到他們心目中的女神，女英雄被赤身裸體的釘在刑架上被酷刑折磨到如此慘狀，更是心肝欲裂。



午後繼續行刑，趙毒刀還是從容不迫地將周秀英雙腿後面殘餘的肌肉一塊塊碎割下來，見她己很少反應，便讓助手把辣油濃度提高，加強刺激。



但這時周秀英己被這淩遲酷刑折磨得半死不活，連哀叫求饒的力氣也己沒有了。好不容易捱了半個時辰，周秀英一身豐美的肌肉己被割完，除了一張臉和頸部還是完整的外，其餘部位都是些殘筋碎肉，加上背部一些掛著的皮片而已。



該是趁她還未斷氣時，將她開膛破腹，掏取心肝活祭了。



於是又把刑架轉過身來，趙毒刀一刀在她上腹部剌入，使勁向下一劃，將她腹部從中線劃開，直達會陰。隨即將刀咬在口中，騰出雙手將她的腸子、肝、脾使勁向外一拖。一大堆熱烘烘的內臟流了一地，兩個助手趕快接過手，快刀斬亂麻，將她的內臟分剖為兩堆，放入兩個祭盆。周秀英被這掏肝牽腸的劇痛一激，又發出一陣淒厲響亮的慘叫。



接下來是最後一步；活活掏心。



傳統上有兩種做法。一是小開膛，即不剖胸，劊子手從腹部進去，劃開橫膈，伸手向上抓住心臟，從腹部切口掏出來。



另一是大開膛，即砍斷肋骨，扳開胸膛，在直觀下將心臟掏出。



清軍對周秀英恨之入骨，自然要對她進行大開膛。



當下趙毒刀換過一柄快刀，從周秀英胸骨左側第一肋間進刀，向下猛切，將她一排肋骨齊齊割斷，然後兩手扳住胸壁斷骨端，大喝一聲 「開」用盡全身力氣，狠命將她胸膛向兩邊一分。



隨著一聲沈悶的裂胸聲，竟將青年女英雄的胸膛沿斷端一板為二，隨即伸手進去，抓住心臟，將一顆還在微微跳動的心臟活活掏出。



這時周秀英猛地發出一聲高亢淒厲的絕叫，那己不像是人類的聲音，而像是猛獸瀕死的慘嗥。



接著她的頭向下一垂，再也不動彈了。



趙毒刀掏出周秀英的心臟後，又將她的肺臟、食道和一堆大血管硬扯出來，用快刀割斷，再一分為二，堆入兩個祭盆。分別托到清軍和法軍的祭壇前，活祭陣亡將士。



趙毒刀又用刀割下周秀英美麗的頭顱，掛在旗竿上。接著拔去手腳上的鐵釘，用粗繩將她的殘軀捆住吊起。只見一個開膛破肚，皮肉割盡的無頭屍體在空中晃動。背上未割斷的皮片被風次得時起時落，那情景實是慘酷淒厲，詭異可怖之極。



周秀英的受刑慘烈無比。一個目睹她受刑的外國記者寫道：「這個受刑的女犯是個著名女勇士，被俘前曾拚死格鬥，殺死過幾百個清軍。她骨架高大，像西方女子。受刑時裸身挺立，身材健美，肌肉發達，有如希臘女神，是我見過的最美麗強壯的女子。他們將她渾身肌肉一片片割下來。最後把她還在跳動的心臟和熱氣騰騰的肝腸活掏出來。這樣一位英勇美貌的女子被如此殘酷地活活殺死，真是太慘，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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